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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四届福建艺术节郭祖荣交响作品音乐会座谈会纪要 

作者：宋瑾 来源：本所 发布时间：2010-1-11 20:20:03 

      今年11月26日晚，郭祖荣交响作品音乐会在福州大剧院举行。这场音乐会是本届

福建艺术节的亮点和重头戏之一。音乐会上演了4个交响作品：交响诗《捎排歌》、小

提琴与乐队《浪漫曲两首》、第二钢琴协奏曲《山海欢腾》和第十八交响曲《海西的

呼唤——寄台湾同胞》。次日上午在福州阳光假日酒店5楼会议室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外地与会者有北京的刘湲、李吉提、金湘、宋瑾和傅显舟，上海的朱践耳、奚其明、

贾达群、朱世瑞、温德清、戴鹏海和孙娟等。福建方面到会的有福建艺术研究院的王

评章（院长）、吴少雄、林瑞武（副院长）、王秀玲、张建国、曾宪林、吴思富、白

勇华等，在座的还有福州的黄振明、施维、陈志强、林峥等。“主角”郭祖荣出席了

会议。地方许多媒体派员到会。  

王评章主持会议，对与会者表示欢迎。他说：郭祖荣老师在创作上做出了巨大贡
献，还为地方培养了许多优秀音乐人才。他的交响作品音乐会成功举行，是本届艺术
节的一个亮点，是我们音乐界的一个盛事。举办座谈会，旨在通过学术交流，促进音
乐创作实践。 

郭祖荣：第一个作品写于1970年，当时我被下放到闽东山区，最初是和张绍同合
作的一首歌，他写词我谱曲。后来我创作成交响诗。两首小提琴浪漫曲的第一首是我

高一（1947年）写的，195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配器。年年战争，我写祖国的忧患。

第二首是2008年为了纪念李德伦先生而作，1954年我开始写交响作品，但是长期听
不到音响，正是李德伦的支持才得到社会认识。钢琴协奏曲。十八交响曲于今年除夕
开始到端午节落笔，写的是我本人在新时期的内心感受，包括喜悦和不尽人意的东
西，内心的呼唤。出于福建的现状，也可表现“海西”的情景。大家在讨论时可以按
无标题对待。顺告明年我们想举办京沪闽台现代音乐创作会议，卞祖善提议用“海峡
两岸”，我觉得很好。下面请大家提意见。 

朱践耳：祖荣先生给我来信说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很高兴并复信谈一些感想。节

目单上可以看出郭祖荣创作的62年，这在中国也是少见的。他在创作上契而不舍，在

多年政治风云中仍然坚持交响乐创作。我就不是这样，走了一个大弯路：60年代思想

逐渐变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跟风。祖荣光18部交响曲和9部协奏曲，以及大量的
艺术歌曲、室内乐、大合唱等，从高一就开始写小提琴作品，始终坚持走艺术道路，
不受世俗观念特别是左的思潮影响，在特别困难的时期，福建没有乐队，仍然坚持写
无声的音乐，这一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特殊年代，他真是凤毛麟角，雅乐圣殿一奇
人！尽管他也写过一些应景的东西，但是总体上他坚持艺术创作的道路。当时连总谱
纸都没有，他依然坚持写作。他的音乐会说明福建政府重视了，这是很大的改变。咬
定青山不放松，管他东南西北风。这是他的风骨。而我就不是这样，走了弯路。说到
昨天的音乐，总的看，他的作品富于诗意，而且音乐的思路延绵不绝，具有高雅的品
格。小提琴的标题是原来的，保持年代原貌很重要。无标题就是无标题，如果考虑到
听众需要，可以写一些文字。但是目前这张节目单的文字不能反映郭先生的原意。对
音乐本身，除了诗意之外，还很真诚。这个“诗意”很难说清楚，就是一种艺术感觉
吧。每个乐章的结束很有意思，了犹未了，耐人寻味。在些都很值得我学习。钢琴协
奏曲，民族音调加一些变音，很有意思。潇洒自在，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就谈这
些，抛砖引玉。 

金湘：首先表示祝贺。前两次福建会议我都没来，因为出国了。听说当时还有一些争
论，我本很想参加。郭先生艺术品格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成败。他具有高尚的人品，因
此他的作品具有值得尊敬的品格。尽管还存在一些瑕疵或“外包装”的节目单文字，

但是音乐品格给我很深印象。乐如其人，郭先生的音乐很细腻，就像南音一样。2000
年郭先生在北京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我第一次听，印象很深。这次是第二次听。
《山水情深》写对古人的情谊，我觉得很简练，不夸张。第十八交响曲是否有所收

缰，留一些乐思给后面的交响曲写作，你写到28交响曲没有问题。 

戴鹏海：我先说点题外话。郭祖荣打电话给我，我刚从外地回来，比较疲惫，但



 

     

还是欣然而至。刚才王评章说郭先生“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我加两句“契而不

舍，孜孜以赴”。这一点恐怕很多人难以做到。他对交响乐创作的纯情，82岁了还如
此纯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现代人连做梦都不纯情。郭先生和一位叫路华白雪的相
似，一辈子在小城镇活动，一辈子教书，在清贫中坚持艺术道路。在我看来，他们俩

都是了不起的人。郭祖荣是搞“重工业”的，创作了40几部各类交响音乐。我很期望

通过最好的乐团演奏，展示郭先生的18部交响曲，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中的风景，这是
个前提。北京、上海视野宽阔，可以听到很多音乐，看到很多乐谱。而在福建却没有
那么好的条件，他却依然写自己的心事。他也想有收获，但是天上掉不下馅饼，他依
然写自己内心的真实，只求对得起自己心中的艺术。他是谦谦君子，一点都不狂妄，
这种品质决定了他的作品清纯如歌。这种风格了不得。他就是“这一个”，不能用他
人的标准去对待。这种风格他是一以贯之，没有浓烈的奔放，但有他的升华。他的作
品中的情和意，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歌唱性的抒情的纯真，现在太少太少，而自我膨
胀的东西太多太多。为此我崇尚郭祖荣的作品。节目单作曲家应该审一审，创作年代
的标示很重要，解说内容要能反映作曲家的思想，不要牵强附会。要调动听众的想象
力，不要设定一个框框。不要做听众的导师。领导要考虑艺术规律，不要为难作曲
家。孔夫子说要尽善尽美。郭祖荣的交响乐奏下来了，但是还不能令人满足。剧院很

漂亮，乐队也初具阵容，硬件上去了，软件呢？我想，如果乐队细磨10次或演奏10
次，那么结果肯定不一样。自己的乐团演奏自己作曲家的作品，这就能和其他乐团比

了。当然这是理想。我觉得福建很有希望。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我参加了3次，
现在领导还应继续支持。 

奚其明：62年郭祖荣先生的亿万个音符，造就了一个艺术世界，从他的音乐里听
到了一个学者、严师、慈父。写纸上的交响乐是一种悲剧。但是从他的总谱上可以看
到一位大师。如今福建能搞这样大的活动，这在全国也不多。所以我认为纸上的交响
乐作者很悲壮，但是他仍然继续写。我觉得郭老师在音高关系上很流畅，那些变音的
运用很难用知识来解释，很顺很通，没有不干净的地方。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节奏
上变化不够大。当然不能期待郭老师写强动力的东西，但是节奏上如果能够更有律
动，就更完美。另外，每个作品的开头不够引人入胜。变化不够多，意义不够明显。
这是否和长期“纸上的交响乐”写作有关。他心静如水，能否演出他不在乎，依然写
下去。如果站在观众的角度看，从心理学上揣摩，悲壮的作者书写自我，但是还要入
世，让人们欣赏，也许会有所变化。 

李吉提：为了郭老师的音乐会，我坚持来福州。我觉得郭祖荣写交响乐没有别人
那么沉重，他是艰苦而快乐着，他是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他非常诗意，非常真诚，和
听众平起平坐，平等交流。他有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动荡，他身
上的中国文人传统使他一如既往写自己的交响乐。放眼看，许多作曲家、演奏家、理
论家、听众都存在过分诠释音乐的现象。曾经有人在北京座谈会上说，郭老师是否可
以放慢脚步，回头看看自己走的道路，想想如何写一些新东西。今天看来，郭老师确
实接受了善意的意见，对自己原来没有做足的东西进行补足，也吸收了一些新技法。
但是我认为历史不要去改变，个性也不要去遮蔽。郭老师的诗意和抒情性应该保持。 

贾达群：过去很少接触郭先生的作品，这次我听了音乐会非常感动，我看到了老
一辈音乐家的执著。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作品非常纯净，没有受到干扰。这恰恰是
郭先生的个性，就像莫扎特一样。作曲家总是有自己的看法，在一个作品没说完的东
西，不断在下一个作品说，这样就形成了作曲家自己的风格。当然也有多变的作曲
家。郭先生有自己一个非常完整的精神世界，因此用纯净的音乐表现自己非常纯清的
精神世界。他的音乐用优雅的方式慢慢诉说自己内心的话语，非常自如。这也是我们
年轻作曲家应该学习的。用音乐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种类型。也有用音
乐来呈现一种纯美的世界，这是另一种类型。莫扎特殊于后者。郭老师的音乐也给人
一种升华的净化的感受，给我创作上的启迪。我认为语言能说的，音乐也能说。很多
心理上的事情语言可以说，音乐也可以说。昨天的演出给我的印象是政府很重视，但
是节目单对音乐的关注还嫌不足。郭先生对自己的作品音响是否满意，不得而知。我
觉得作曲家在化音响方面几乎永远是悲剧性的。我刚去过波兰，那里的演出都是本地
的作品。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国家举办的活动，乐队演奏本土

各年龄段作曲家的作品，甚至有80后作曲家的作品。他们出版新作品，打造音乐新明
星。音乐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想，如果郭老师的作品得到更好的演奏，效果会不
一样。我们即便没有做到像波兰那样只演奏本土作曲家的作品，哪怕五五开，上演中
国作曲家的作品，那么“中国乐派”自然就有了。郭老师的为人和教学，敬业精神都
值得我学习。 

    朱践耳：把春节晚会的钱花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演奏上就够了。 

戴鹏海：中国现状就如此，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朱世瑞：我是第二次来福建参加活动，但确实第一次听郭老师的音乐会。以前我
就听到郭老师其人其乐的很多言说，这次听到了真实的声音。郭老师的敬业精神是我
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乐如其人。我不再重复前人的赞美，也不用自己的写作追求
来说郭老师。我只想说听音乐会之后，自己继续思考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我提出
其中的一些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探讨。我相信郭老师自己也不满足于听到赞美之辞。
交响乐创作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交响乐产生于欧洲特定的时期，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没

有的。20世纪引进至今，交响乐的表达方式对中国作曲家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交响
乐队的表达方式，在历史上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历经古典、浪漫等时期。典型



意义的交响乐创作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海顿创作了百部交响乐，后人逐渐减少。

另外，它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进入中国21世纪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我们用在
欧洲形成的交响乐形式要表达什么？我觉得一方面要考虑人类共同的音乐文化的学习
和借鉴，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中国对交响思维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后者，
我觉得很遗憾。具体说，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我们如何加上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
这是需要思考的。希望同仁好友一道来探究，这对我们的写作、音乐思维模式会有好
处。另外，我们的写作不可不避免要面对的是，欧洲的音乐思维模式如何对待，如何

加入时代的脉动，写作的个性如何展现，这3个问题加在一起，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挑战

和考问。我在欧洲游学12年后，回国又有6年半了，给我强烈的印象是，中国文化和

欧洲有巨大不同。没有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到这这不同的。我出国时已30岁，重新学
习体验欧洲的音乐文化。我深感中西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每一种文化生存的意义所
在。假如彼此相似，那么发展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正是这种不同给我们无穷发展的资
源。当我们遭遇到坎塔塔，遭遇到交响乐等典型的欧洲体裁和形式时，我们就面对严
峻的挑战。黄梅戏、京剧等，也有老外票友，但它始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应如
何开发自己的资源。请大家一道来思考。 

刘湲：前面各位的发言都很精彩、独特，对郭老师的音乐，我从跟他学习到走南
闯北，一直都在思考一些问题。写作总是一再修改，但是往往都不如第一稿。我眼看
郭老师怎样从一个士兵到将军的过程。许多人都觉得郭老师的作品比较平缓，但是我
认为郭老师的一生对应的是中国百年大起大落的社会，他的作品却一如既往，一路走
来始终不变。我从认知、挑剔到认可，意识到这就是郭老师的个性所在，是一位很难
企及的大师心境所在。世界在变化，人们的经验也在变。但是，怎样完善自己？一个
人生来就是完善的，比如莫扎特，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写如此纯净的音乐。郭老师到

了80几岁了，还那么一如既往地写。谁能作到即便抄海顿也抄的那么快乐？西贝柳斯
认为交响乐要写的凝练，马勒则像写日记一样写交响乐。我个人的感觉是，郭老师已
经几近完善，应该就这样一路写下去。郭老师的节奏就是那样从容不迫，是中国式的
散化节奏。看他的手稿，有一种深沉的感觉。我想说的是，大胆走下去，完善你的
圈。 

章绍同：乐如其人。郭老师的音乐奇，他的创作过程也奇，他的憧憬也奇。作为
他的学生，一方面对郭老师的教养感恩，一方面以他为榜样。他淡泊名利，显现在他
的作品是淡雅、真诚的格调。我自己入学时起点很低，只会唱几首歌。印象很深的
是，有一天傍晚郭老师在听里姆斯基的一个作品，我觉得非常好听，就去问那是什么
作品，表现什么等等。从此跟郭老师学作曲。我一直觉得很幸运。郭老师创作的奇还
表现在他写得很快。他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写钢琴伴奏。他真的是艰苦并快乐着。旁人
觉得悲壮，这是作曲家的命运。但是郭老师自己并没有过多这样的感觉。他的生活很
单纯，所以音乐也那么纯净。我们的生活往往很混杂，所以难以像郭老师那样清静。
另外，郭老师热爱大自然，热爱民族民间音乐。钢琴曲《小放牛》用了闽剧音调，

《从黑夜到天明》吸取了新疆民歌音调，郭老师给我弹奏时是在60年代，给我很深印
象。郭老师的音乐大部分是抒情的，但是也有一些音乐是愤怒的。（戴鹏海：他的第
十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有戏剧性的）最后，他自学成才也是一奇。 

温德清：郭老师听了很多意见，但是依然故我。我觉得除了高贵典雅、真诚自
然，个性鲜明，还有为艺术而艺术，为音乐而音乐的精神。当代音乐追求变化重复。
郭老师的音乐应该引起音乐学界的重视。他有良好的结构感觉，对于一位作曲家来说
很难的。他有非常精妙的对位感觉，作为自学成才者非常难得，音乐材料集中、凝练
已近达到大师水平。当初他听音乐，分析音乐，给我们很多启示。他的内心是有音响
的，尽管写纸上的音乐。作为学生，我很愿意将郭老师的作品推荐到国外。小提琴曲
我偏爱第一首，因为它更自然、深情。第十八交响曲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当然，如
果是我，可能还会考虑配器上更多的变化。中国虽然不是节奏多变的国家，但是还是
可以挖掘一些东西。对乐队排练应该表扬，但是也应该大胆提出要求。 

吴少雄：感谢各位专家来福建。 

刘源：就像莫扎特一样，一生就做一件事情。 

金湘：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朱世瑞引申的问题需要思考。关于中国交响乐创作问
题，需要专题研究。中国作曲家自己愿意怎么走，那是个人问题，而者不矛盾。 

宋瑾：听郭老师过去的作品，我总会联想起他的水墨画。在黑白的交响中，结构
严谨，层次分明。这些视觉的逻辑被移植到音乐创作上，就产生了郭老师的这些作
品。关于节奏问题，我觉得那是一种静态，也是从水墨画移植过来的。如果没有非常
入静的心灵，是很难感受郭老师的那种静谧的。关于新技法，郭老师也曾经困惑过。
过去他的音乐在福建一直被当作先锋派，可以开放以来，西方的新技法传入，郭老师

的技法突然显得不那么新了。为此郭老师也曾应用12音或更新技术来写音乐，但很快
就度过了这段困惑期，不为技术而技术，而是为艺术而技术，这正是成熟的标志。过
去的作品没有鲜明的调性对比和节奏对比，因此那些变化音的运用就起了很大的“佐
料”作用。听第十八交响曲我没有水墨画的感觉，当然郭老师一如既往的风味依然存
在。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罗蒂的说过，哲学、艺术属于“个人事务”。我觉得作曲也
是一种个人事务，正因为这样，正因为郭老师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才有他的音
乐的纯粹和诗意。 



傅显舟：在北京当编辑，看了千场音乐会。前半场我听郭老师的音乐，没有那种
戏剧性张力，而具有古典美，均衡、对称，这是共识。后半场的音乐仍然有戏剧性。
我觉得应该多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郭祖荣：非常感谢北京上海来的专家们，尤其是老先生。大家的赞美之词太多
了，我希望听到更多意见。我自己希望能写到九十岁，从第十九交响曲开始，还能写
更多的东西。关于演奏问题，我的许多作品的音响效果都不理想。因此有人认为应该
对着乐谱听。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所贡献。早年画
画，后来转到音乐。我觉得自己写音乐比画画好。我基本上靠自学，走了很多弯路。
写作已成为习惯，不写就像没有吃饭一样。写作过程我很愉快。在下放时我就有这样
的感觉，从此一直写下去。在山区，我贴着大地，感到很踏实。写音乐也这样，即便
没有听到音响，在心中想象那个音乐世界，我仍然感到快乐。从山东师大毕业时，曾
有机会到北京师大工作，但是想到母亲和年幼的弟妹，还是回到福建。从此一辈子
“埋”在这里。刘源说，现在缺少一张安静的桌子。这强化了我原有的固执。（戴鹏
海：可以以“在心灵里摆一张安静的桌子”为题写一篇文章。）我想最好能听到自己
作品的好音响，听到自己真正的声音。感谢温德清，他把我的作品拿到好乐队去演
奏。可见二度创作很重要。我就是这样，在不理想的音响中持续写到现在。我获得了
很多，这也要感谢相关领导。下午带大家去看看福建山水，希望从中能发见福建作曲
家的写作风格。 

    王评章：郭老师人好，看别人也好。郭老师刚才谈自己的创作，这是非常难得
的。郭老师没有功利心，但却不失敏锐。对当今社会的污秽很反感。他的内心既纯净
又丰富。这样的老人，这样的艺术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他对艺术的追求
使我们敬畏，使我们对艺术不敢怠慢。郭老师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白癜风


